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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渭清，缘于网上搜到他在新浪

博客写的家乡文章。后来，百度贴吧壶

镇吧上，又经常看到他，更方便了和他的

交流。

渭清博学。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永康

参与过编修志书，还给一些宗族修谱。去年

出版的《缙云县志》，他是编委人员之一。

渭清好交友。他的朋友三教九流都

有，从政、经商、务农⋯⋯朋友们都折服他

的学识。2016年搬到壶镇后，我多次受

邀到他家喝茶聊天。每次去，他的茶桌上

都摆放多种茶点。记得碧根果和伊拉克

蜜枣，最早都是在他家喝茶时吃到的。

渭清会种会养。他种花也种草，种一

些新奇的植物。他家后门墙上种有一株

何首乌，他让茎蔓往楼顶攀爬，前门的小院

子是一盆盆他种的花。我给过他芍药、白

及、重楼、玄参苗，他给过我榆叶梅、还魂

草。他不光种花种草，还种菜种粮食。我

吃过他种的好几样蔬菜。他还传授过我

一些种植经验。可我懒，没去实践。他会

养蜂，多次劝我养，我也没付诸行动。他养

有那种不会长大的小鱼，说是日本来的品

种。他说，他曾经读过水产养殖专业。

这几年，缙云县内举行宗族发谱庆

典，很多宗族都邀请渭清去指导。壶镇吧

开始热闹后，网下的聚会也多了起来。

渭清最大的投资，是他的儿子。光他

儿子到日本后，就给了上百万元人民币。

去年听他自己说起，儿子能赚一点了，给

他的钱比往年少了，儿子还在日本买了一

辆重型摩托车。很早的时候，渭清说过这

么一句话，说送儿子出国，希望能开枝散

叶，几百年后，儿孙遍布七大洲。修谱的

人，知道什么最重要。

渭清原是仙居人。养父母是他的姨

父和姨。姨父还有一养女。他在养父母

坟边的荒地上，种了杨梅、板栗、油茶。我

去他养父母的坟，就是他叫去摘杨梅的。

很大一株杨梅树，边上还有一株小一点，

他让我喜欢吃尽管去摘。他对别的朋友

也这样说，别的朋友可能没我摘得多，我

摘了自己吃还送人，这都托他的福。

渭清生父我也见过。那次，应孟云开

车，我们三人去调查沈宅沈氏迁仙居的情

况，顺便去看了他生父。那时，渭清的生

父已是90多岁了，渭清能用仙居方言与

他交谈。渭清有家传的制作蜡烛技术，烛

芯是麦秆还是什么的，这几年没做了，他

儿子也不会继承下去了吧。

渭清的书不借人，他有不少地方史志

类的书，我很羡慕。有时，朋友们在他家

聚会，别人坐着聊天，我却在他家翻书

看。曾经有次忍不住，开口向他借，他没

答应。确实，借书像借钱一样，不一定能

回来。钱借出去要不回来还能再赚，有些

书借出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渭清是

珍惜书的。他说过，将来儿孙会看最好，

那就给儿孙留着。如果儿孙不看，他到时

候捐掉。

渭清很早就会使用电脑、智能手机，

但他的交通工具却是一辆普通自行车，连

电动自行车都没看到他骑过。有几次在

外面玩了后，我把他的自行车放我车上送

他回家。

卢汝福是中书协会员，会画画，曾任

缙云县书协主席，他的字和画都有人追

捧。晚年的卢汝福剃光头，蓄着长胡子，

给他的字画该是添了行情的。渭清这几

年也蓄了长胡子，还把小指头的指甲也留

了老长。他们俩算是缙云文艺界两位有

名的美髯公了。

我和渭清相差14岁，我们已认识了

16年。渭清生病住院后，他病得没力气

说话。我爱看不擅写，16年的交往，写下

这篇文字以示怀念。

所有的夏天，父亲总是光着脊梁，

只套着一条大裤衩，在田间地头劳

作。父亲个头小、精瘦，但体格健朗，

连感冒、中暑也不敢侵袭他。父亲有

一身“盔甲”护着，他的皮肤黑里透红，

红里泛光，厚厚的、糙糙的，像院子里

枣树的皮。父亲的皮肤从不会招来昆

虫的叮咬，干活时偶有破损，父亲抓一

把糊泥涂在创口处，没几天便愈合了。

父亲皮肤的原色其实忒白的。没

有一丝风，躺在院子里竹椅上的父亲

起身到后山塘冲凉。月光下，一个偷

瓜贼瞧见父亲的白屁股，以为是塘滩

上晃悠的白灯笼，被吓得尿了裤子。

这是儿子小时候就听说的故事。

儿子在城里安定了下来，便把父

亲接进城。父亲倒不推辞，乐呵呵地

说：“爹要是不来，可就难为儿子的一

片孝心了！”儿子给父亲添加门锁的指

纹密码，居然无法成功。父亲在大裤

衩上缝了个皮带纽，拴上开门锁的感

应牌。“爹像不像标号出售的牲口？”

父亲晃荡着“腰牌”戏谑地说。乡下老

屋的大门，父亲从不上锁。“爹是无价

之宝！”儿子亲吻了一口父亲像被耕犁

过的脸颊。

父亲光着脊梁，只套着一条大裤

衩，这在城里不甚雅观。儿子给父亲

买了两件纯棉的薄背心。“这背心里长

满钩子。”父亲诙谐道，依然光膀子。

有一天，儿子发现父亲趴在桌子

上抹眼泪。儿子以为父亲又想念母亲

了。父亲哀叹一声说：“爹老了，成废

物了！”儿子建议父亲跟大爷大妈们学

跳广场舞，到古廊桥头听发烧友唱戏

曲。父亲摇摇头：“爹笨，除了扒泥土，

啥都不会。”

随后几天，父亲的皮肤奇痒难

忍。儿子带父亲去皮肤科就诊，不见

效，又找了偏方来治，仍然没有好转。

那天，儿子回家看见父亲全身涂着糊

泥。父亲告诉儿子，楼下有人挖沟修

下水道，他痒得难受，就抓了糊泥涂在

身上。父亲身上的泥土干燥了，脱落

了，父亲皮肤的奇痒竟然消失殆尽。

父亲回了乡下。

夏末秋初时节，父亲背着一只蛇

皮袋，光着脊梁，只套着一条大裤衩，

进城看儿子。父亲的皮肤黑里透红，

红里泛光，厚厚的、糙糙的，像老家院

子里枣树的皮。蛇皮袋里装满蔬菜、

瓜果，还有父亲亲手杵的，儿子从小忒

爱吃的糍粑。

“爹没老，爹还不是废物！”父亲翘

着刚剃了胡须的下巴，对儿子得意道。

蛇皮袋底下还有一只塑料兜，鼓

鼓的、沉沉的。儿子把它解开来，竟然

是一大坨泥土。

父亲乐呵呵解释：“爹要住几天，

怕皮肤痒⋯⋯”

父亲的皮肤
（小小说）
□红墨

木槿花
□金慧敏

冬天的早晨，在公园早锻炼时，

远远看到公园的篱笆墙外一点粉

红。走近一看，是一朵木槿花，孤零

零的一朵，纵然木槿花贱，这也早已

不是木槿花开的季节，可是你看它，

顶着寒霜，依然是那样娇艳，粉色的

花瓣，花瓣底部的深红色尤其惹眼。

这是一朵掉队的木槿，在这清冷的冬

天，寂寂开着。

木槿花好养，有一点阳光和水分

就可以长成热热闹闹的一蓬，庄户人

家用它隔菜园子，作篱笆，不用修理，

粉色的花能从夏天一直开到秋天，实

用又好看。田间地头，也随意地栽上

一丛，或者根本没栽，不知道哪里来

的种子自己长了，没人管它，也不嫌

它碍手碍脚，夏天一律都开出粉嘟嘟

的花。

小燕家的木槿篱笆墙外，也是孩

提的我们玩过家家的地方。阿美是小

伙伴之间最有主意的，她总是给我们

分派各种各样的角色，而她自己扮演

的永远是新娘子。这曾经引起小伙伴

们的强烈不满，谁都想当新娘啊！可

是，当阿美在梳了辫子的头上插了一

朵粉艳艳的木槿花往篱笆墙边一站

时，我们谁也不争了——那时的阿美

真美啊！白皙的脸上透着桃粉色，衬

着粉色的木槿花，看得我们都呆了，阿

美美得让女孩子嫉妒，而男孩子则都

争着当新郎。多少年后，当我读到诗

经里“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

车，颜如舜英⋯⋯”的时候，我眼前便

是阿美头插木槿花，在薄薄的阳光里，

巧笑倩兮的样子。

阿美手巧。下雨天时，她就教我

们织手套、围巾、帽子，阿美好像天生

就会。阿美教得认真，我们也学得像

模像样，我还真用母亲织毛衣剩下的

毛线头织过围巾和手套，只是因为那

毛线头拼起来的花色也太花哨了，终

究没能使那围巾发挥过用场，倒是挨

了母亲大人的好多训斥。夏天打完猪

草时，阿美总是顺手从稻草垛中抽一

把干稻草，搓成一条结实的草绳，挂在

山脚下生产队废弃了的灰舍的房梁

上，荡秋千。为了不使屁股硌得慌，她

还做了一个草垫子，结在草绳了，小伙

伴们轮流着玩。总之，小伙伴们是乐

意跟阿美一起出去，她总是有各种各

样的主意，给我们童年单调的生活增

添无穷的乐趣。

后来各自上学，在一起玩耍的

时间便少了，阿美只上了小学就再

没去过学校。随着上学的学校离家

越来越远，关于阿美的消息也就越来

越少了。或者说，年岁渐长的我们，

渐渐地把对童年伙伴的关心，转移到

生活学习中的各个方面去了。回家

时，听大人说起，阿美为了性格内向

一直未能娶上老婆的哥哥换亲嫁到

了几里外的邻村。再后来，又听说，

阿美嫁的那个人是个酒鬼，喝醉酒

就回家拿阿美撒气。回家去看阿美

的父母，她的母亲说起阿美时，脸上

愁苦的神情就像是一朵枯萎的木槿

花，全无生气。我知道她也是无奈

的，就如我也不能为阿美做些什么

一样。

再得到阿美的消息时，我也做

了孩子的妈。当我带着孩子回老家

时，母亲告诉我，阿美被老公打断了

一条腿，没有医治好，成了一个肢体

残疾人。我的心里像落了沉甸甸的

一块石头，我无法想象当年那个木

槿花一样漂亮的女孩，瘸着一条腿

要怎么走路。

一个细雨蒙蒙的秋日傍晚，从外

地回来刚下车的我又倦又累，只想马

上回家，正想招手召车时，一辆绿色

的残疾人营运车停在我面前，驾驶室

里一个女子招手叫我上车，正想谢绝

时，那个女子大声笑着对我说：“你不

记得我了？我是阿美啊！”我怔怔地

看着眼前这个看起来年过半百的女

子，茫然地想着阿美是谁，当我终于

从记忆深处搜寻到阿美这个名字时，

我照样是怔怔的，我不能把那个头戴

木槿花笑得那样灿烂的阿美和眼前

这个粗拙的农家妇女的形象联系到

一起。

阿美倒是对我的失礼不以为

意。她招呼我上车，娴熟地调转车

头载着我向家的方向飞驰而去。一

路上，阿美问了我孩子的情况，她爽

朗地说：“我儿子上大学了，孩子挺

争气的，学习成绩好，我自己能供得

起他上大学。”阿美把我送到家，她

坚决不肯收钱，我请她上楼去坐坐，

她也不同意，调转车头朝我挥了挥

头，就驾着她的那辆残疾人营运车

驶入蒙蒙的秋雨中。

我在秋雨中走向那个温暖的

家，经过小区的花坛时，看到花坛里

的一蓬木槿，一半的花开着，一半的

花已凋零，被秋雨淋湿的木槿花，开

着或凋谢，并不需要无谓的同情和

怜悯⋯⋯

怀念朋友
陈渭清
□胡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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